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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方国瑜先生作为云南著名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教育家，一生著书

无数，贡献巨大。一生以研究云南地区的地方民族文化与历史为己任。作为

一名少数民族学者，他在研究地方文史的时候对于地方少数民族有着自己的

考究与解读，先生的得意门生木芹先生就曾经说过「先生的史地之学源于极

强的国家情结……方先生不止一次同我谈到，纳西族从来就有维护国家统一

之心」。在当时并未有多人研究「边疆学」的时候，先生就开始将目标转向

自己的故乡—云南，详细地考证其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为后人们查阅云南

有关的史志文献提供了详尽的参考资料。 

方国瑜先生出生于云南丽江一个普通家庭，本科肆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研究生毕业于于北京大学研究所。而后在南京研究所致力于民族语言学的研

究，最后回到昆明云南大学任教直至去世。 

在整个学术研究的过程当中，先生通过学术平台的变换改变着自己的研

究方向，在前期奠定国学基础之后，后期努力研究云南地方历史文化。在逐

步推进的学术研究过程当中，方先生对于少数民族研究更为深层次，内涵也

更为丰富。笔者在阅读方先生的相关著作和文献当中，力图通过先生的字

句，去找到方先生文章背后所蕴含的个人民族情感。试图通过先生解读中央

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视角来把握先生在背后的民族身份认同转换，最

后，再将其立足在国家认同之上。 

先生作为「纳西学」的第一人，其个人能力与观点都对后代有着极大的影

响力。本文还将探讨继方国瑜先生之后，「纳西学」新一代人物如何充满使

命感对民族文化继续进行研究。他们所采取的视野与观点在承袭方先生的基

础之上有了何种新型变动，以及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又是如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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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社会新环境之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

题，本文将以方国瑜先生为探讨对象，详细考量其社会关系、文化关系。希望

在这个问题上，能够为云南地区少数民族学者的身份认同研究做出一点微薄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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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凌晨时分，提笔写下致谢，似乎也是为自己一年半的硕士时光写下一个句点。

一时间感慨良多，也愧疚良多。反倒不知从何下笔。当时在最后一刻决定为自己的

研究生阶段留下一些东西，而选择写论文。在此特别想感谢韩孝荣老师和谢伟杰老

师，在选题、论文修改的过程当中为我提供了很多的意见与帮助。尽管自己身为一

名少数民族学生，但是对于自己的家乡的史志知识与民族历史知识却是知之甚少，

而因为论文题目的相关性，得以在阅读文献的过程当中对于一些相关的历史文化知

识有所了解。也更加认同于自己的民族身份。而不仅仅止于此，心里也希望以后能

继续研究地方民族文化，私认为，地方人民对于自己身份的看待较之于外界对于自

己身份的看待更为重要。 

曾知晓学术生涯无边，却不知眼界观点如此多样。在香港就读研究生期间，学

到看待问题的角度与方法远远比学到的知识来得丰富与有价值。每日下课完走在香

港灯火通明的街头，看着形形色色的人在身边走过。心里总在想世界如此多样与丰

富，来到香港让我体会到很多未知的可能性与人生态度。想着自己以前对于很多问

题的单一看法也顿觉自己成熟长大了不少。想要感谢给我带来这些体验与经历的老

师和同学们，这场人生特别的经历罗某定当特别珍惜。 

但是在写论文过程中，因为自己懒惰，很多需要阅读的书目并没有完成，还可

以进行访谈的人物没有进行采访，论文时间安排也不够合理，导致后期赶制论文。

「此时当年少，莫负好时光」，愧疚万分的时刻也希望自己能够在以后惜时，在有

限的时间当中发挥出每一分钟的最大价值才好。 

另外，需要感谢在写论文过程当中接受我田野访谈的和品正老师、余崇先老师

等，对于我研究的内容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鼓励。让我对家乡文化的研究兴趣趋向

浓郁。最后，特别需要感谢我的论文对象——方国瑜先生。在研究过程当中需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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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阅读他的著作，尽管对于我来说，略显吃力。但是在坚持阅读重，我看到方先生

为了地方民族史志所作出的贡献，我感动于这些老一辈学者对于学术科研的尽心尽

力、细致与认真。看到他的学生为他写回忆文时，一句「知先生最后一息，尚在继

续从事他的学术研究。」不禁感动不已。感谢方先生以毕生的心血，为我们后人呈

现了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让我体会到身为一名少数民族，应该对自己的身份充满

自豪，为自己的家乡而荣耀。感谢！ 

论文结束，人生又一阶段也宣告结束。不知道未来的自己将从事什么工作，或

是能否继续学术生涯，但是「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在这般美好的

年华中，总是应当尽心尽力地做好每一件事，不让自己有后悔愧疚的想法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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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文前言 

   （一）．选题缘由 

    统观方先生的学术经历，从丽江到北京，再到南京，最后落脚在昆明。在地域

的转换过程当中，方老的学术研究方向不仅仅有了不同的转折和确立，在此之中，

由于研究方向的转换，接触到的资料和实地调研的经历不断地增加。方先生对于云

南地区的个人地方情感也在不断上升，自己的民族身份也在其中有了一定的转变。

以至于在最后他选择回到昆明一心一意专注于地方民族文化研究，可以说，方先生

的家国情怀在研究角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步步加强。 

方国瑜先生以一个纳西族学生的身份，在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就读后，致力于研

究古代汉语的内容。借助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平台，他得以认识许多优秀的老

师与同学，慢慢将自己的视野聚焦于家乡—云南。他在致力于研究地方文化的同

时，将在其他地方受到的研究理论及方法应用进研究地方文化之中。在当时研究地

方历史文化的学者还并不多，因此他慢慢成为了沟通中心与地方边缘的一个重要角

色。 

并且在解读地方历史与文化时，方老时刻将所研究的内容置于整个中国的大环

境当中去讨论，获得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因此当《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开

始时，他被指定为西南部分的绘制者。此外，在 1950 年开始的『民族识别』当

中，他为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识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方国瑜先生所做的一系列工

作，除了对于地方文化传承与保留有巨大的作用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们对

于西南地区的关注。 

 

（二）．学术回顾 

方先生一生治学严谨，获得后人无限敬仰。对于研究方先生的文章，笔者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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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几类。第一：方国瑜先生的学术研究 

可以肯定的是，学者们对于方国瑜先生的学术研究进行探讨与总结的占据较大

比重。比如方福祺著《方国瑜传》、林超民著《文章惊天下 道德著春秋——一代宗

师方国瑜》、《方国瑜在国学研究中的贡献》《方国瑜与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

《整体性：方国瑜的理论研究》，潘先林《方国瑜先生与彝族史研究》、《家国情怀 

书生本色：方国瑜先生的中国边疆学研究》，张晓梅《方国瑜对云南古代地方志目

录研究》，杨文辉《方国瑜和南诏大理史研究》，袁国有《方国瑜史料目录学的学术

方法论及其意义》等，论文大都从方先生生前各方面的研究入手，详述其产生的影

响与意义。 

高志英、段红云所写《20 世纪前半期云南边政学研究述评》、林超民先生在他

所写的《博雅精深 学高身正——纪念恩师方国瑜诞辰 100 周年》中对于方先生的

学术研究转折提出自己的看法：「正是严重的边境危机使得方先生放弃已经取得显

著成绩的语言学、语言史研究，从音韵转向界务，从古代转向现实，从中原转向边

疆的学术转向。开始了西南边疆政治、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的研究。」1笔者认

为，除了严重的边境危机这个客观因素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致使方先生

对于自己的研究方向有了转变，例如方先生对于地方史志的热爱、民族身份的认同

等等。笔者会在正文部分加以论述。此类研究着重于对方先生学术贡献的分析，再

讨论在整个历史文化背景中的影响作用。 

第二：方先生《西南边疆》杂志与西南文化研究室 

娄贵品先生所撰《方国瑜与中国西南边疆研究》，论文《方国瑜对「中国历史

发展的整体性」对中国研究的指导意义》，张昌山《方国瑜先生与西南文化研究

                                                
1 林超民，<博雅精深 学高身正——纪念恩师方国瑜诞辰 100 周年>，收入林超民编，《林超民文

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页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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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王振刚《学界对民国学人西南边疆问题著述研究综述》，杨文辉《一部不应被

忽略的佤族研究著作—读<滇西边区考察记>》，林超民《方国瑜与西南边疆史地研

究》等。这部分的研究内容大多是关于西南边疆的史地研究，着重于考察当时方国

瑜先生主编杂志当中所讨论的问题。并对当时西南文化研究室所出「西南研究丛

书」进行具体评论和相关关系研究。 

（三）．研究思路 

本篇论文主要是从方先生的学术研究历程出发，详细考量先生在学术地点转换

过程当中所写的相关著作以及讨论焦点的变化。以探讨他在学术研究的转向与推进

过程当中，方老对于自己民族身份的看待为核心主线，系统地考量他在衡量中央与

地方民族的关系当中采取的研究视角与态度、在研究其他少数民族时的国家统一

性。最后对像方先生一样研究「纳西学」的学者们进行一定的探讨。 

(四) ．研究创新之处 

方先生可谓是「纳西学」研究的第一人，在丽江地区声望极高。他在研究过程

当中对纳西族乃至其他民族的考量与观点，直接影响着后代纳西学研究的后辈与当

地人民的自我身份认识与民族认同。 

本文将重点对方国瑜先生是少数民族身份的学者进行研讨，寻找他从开始到结

束的学术经历当中隐晦包含的自我民族身份认同。这种转化背后不仅仅是自我的认

同，背后更是对于自己家乡，自己民族的认可。特别是方先生的着眼点是在地方民

族史，本篇论文将更加深化其研究影响。另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他作为一

个少数民族优秀的学者，在中央与地方的文化关系解读中扮演的角色。 

除此之外，本篇论文将对因为方先生影响而进行「纳西学」研究的后人群体们

进行一定的解读，探讨类如以方国瑜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身份的优秀学者们，是如何

在研究地方史中取得中心与边疆的文化关系的认识与民族身份的认同。他们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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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使得纳西族人民对于自己的身份有着如何的理解。 

身处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如何取得国家认同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具有民

族身份的先锋学者运用自己知识理论解读与平衡中心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

系，而其理论对地方人民的国家认同感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笔者认为，这是一个

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论文正文 

（一）．方国瑜先生学术简介 

方国瑜先生作为云南地方史以及民族史的开拓者与集大成者，被认为是「南中

泰斗」与「滇史巨擘」。而纵观这位对西南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先

生，其学术经历的转向也颇有趣味。1924 年 8 月，方先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

就读，在同乡范士荣的影响下，选修了沈兼士先生的「读书法」、钱玄同先生的

「清代学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梁启超的「中国文化史」，并旁听高

一涵的政治学、陈大奇的认识论、赵元任的语言学等课程。可以看到，在这一阶段

中，方先生以广泛涉猎为主，为了探求学习方法与自己的奋斗方向的科目而努力。 

由于这种基础性的阅读与学习，为后来方先生的学术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完成了两年的预科学习之后，在本校就读于国文系继续学习。在此期间，方先生

受到班主任钱玄同先生的深切教导，对于音韵学有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在此期间主

编《国学丛刊》，受到本系学子的一致好评。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方先生以音韵

学为自己主要的研究兴趣方向，他考证了大量唐代韵声的相关书籍，写出了《隋唐

声韵考》一书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受到马裕藻先生的肯定。而其中对于音韵学知

识的运用与考虑、相关材料的查找与阅读，为方先生在后来的纳西民族语言的研究

当中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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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毕业前夕，北大研究所所长刘半农知道了方国瑜先生是纳西族的民

族身份，遂对其有了兴趣。再加上刘先生本身研究语言学，就鼓励方国瑜先生对纳

西象形文字进行深入研究。方先生便在返回家乡之后着手相关资料的考察与准备。 

1934 年 7 月，就在方先生返回北京希望得到刘先生的教诲时，刘先生不幸病

逝。方先生悲痛时仍然牵挂着自己急需编纂纳西东巴文字的使命。因此他希望能到

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跟赵元任、李方桂两位先生学习语言学。就这样，

同年 9 月，他开始了编纂纳西象形文字的旅程。1933 年方先生写出了《滇南旧事

十则》、《唐宋间之云南佛教》、《石鼓文研究》、《云南的土司制度》等与云南社会文

化宗教相关的论文。由此可以简单看出在南京研究所学习期间，方先生将自己的研

究对象慢慢转换为云南这一块故土。在 1935 年，他通过认真的田野考察写出了

《么些文字汇》，受到章太炎先生的肯定并提笔作序。 

     1935 年，方国瑜先生参加会勘滇缅南段界务，被选为「中英勘界委员会」成

员，在 1935 年到 1936 年 3 月底这段时间，实地田野考察了班洪等边地，写作了

《班洪风土记》。在返回昆明时，袁嘉谷等几位研究云南历史文化老学者极力挽

留，希望他能留下来继续为云南历史文化做贡献。至此，方国瑜先生考虑到研究故

乡历史文化更需要当地的田野素材，才从南京研究院所转到云南大学进行任教。开

始了云南历史文化的治学旅途。 

 

（二）．方国瑜先生与《么些民族考》 

《么些民族考》一文是方先生在 1944 年发表在《民族学研究集论》当中的文

章。作为第一篇对纳西族渊源与历史的深入探讨，在当时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文章开篇，方先生就写道：「任乃强君著《西康图经民俗篇》，论及滇边诸

侯曰：摩些为康滇间最大民族，亦最优秀民族之民族也。瑜研究康滇民族，亦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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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将为此民族缕述史迹，以供诸世之留心西南民族者。」2从这段中不难看出，

先生对于本民族的自豪感无溢于言表。写这篇民族考释的作用也是希望将这个优秀

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让更多人了解，为其争取更多的关注，能够起到一定的传播作

用。当个人对民族身份有自豪感的同时，应该考虑其历史、宗教、文化等等因素的

接纳与认可。我们不难在本篇论文当中找到方先生对于其自豪感的因素。 

  关于自豪感源于文化方面，方先生的论述为：「考自唐宋以迄元明，金沙江、

雅砻江诸民族，以么些为俊秀，而么些诸部以丽江独盛。盖其文化较优，亦即与汉

文化较深也。」3丽江清代实行改土归流之后，汉文化程度大大加强。当时的知府设

立了「雪山书院」与「玉河书院」教授汉学。在《丽江府志》当中，对其有所记载

「丽自设学以来，不数年间，郡士争自濯磨，群相淬励，骎骎乎化鄙陋之气，而闻

弦涌之声。」4清朝丽江的科举情况为「进士七人，举人六十一人，副榜十二人，

拔、优贡二十八人，岁、恩贡一百二十五人」5。方先生考究到丽江受到汉文化影

响时间久，程度深。地方习俗文化摆脱得较为彻底，因此文化较其他民族优秀。 

而对于纳西族人民文化程度较高的这一特点，方先生对其有自己的看法与见

解，其中有这么两段相关叙述：「若以血统言之，今日西南民族中，鲜有不混血

者。众族之汉文化程度有差异，亦即汉族血液多寡之差异，所以犹保持其名号者，

则由历史观念使然也」6，「然至今日，巂州以东南之马湖诸侯、西南之西番诸

侯，交织么些，其文化悬殊实甚，则么些较诸侯为俊秀乎？考之古代记载，么些文

化并未高于其他诸侯，其智慧亦未高于诸侯，则后来相差如是者，盖缘汉民族与么

                                                
2 方国瑜，<么些民族考>，收入白庚胜、和自兴主编《纳西学论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页 6。 
3 方国瑜，<么些民族考>，页 71。 
4
 管学宣、万咸燕，《丽江府志略》（丽江县志编委会办公室翻印，1992）。卷 1，页 260。 

5 管学宣、万咸燕，《丽江府志略》，卷 1，页 342。 
6 方国瑜，<么些民族考>，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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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混血者多，而与其他诸侯混血者少，积久而至于次也。」7 

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人种、血统的不同造就各方面的不同是当时普遍的说法。从

上面方先生的解释当中不难看出，汉文化的优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方先生在当时

对于汉族文化有着强烈的积极态度，并且他当时看到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人体生理

个体性差异的存在，并且认为汉族血统有着很强的优越性。血液汉化的程度与民族

优秀的程度是对等的。 

从文章开头来看，方老对于纳西族的优秀程度是是肯定的，并且对于其他民

族的优劣有着明显的区分与比较。但是经过后文的原因分析，这份肯定来源于对汉

族文化优秀的肯定。 

在余斌先生所写《说顾颉刚，兼及龙云、方国瑜》当中有一则关于方先生的

轶事记述。「1939 年某日，云南著名学者方国瑜请陈寅恪、顾颉刚等前辈学者及

其他同仁吃饭，其中一位姓方名杰，原籍浙江诸暨，祖籍安徽桐城。席间方杰请教

方国瑜这位『宗兄』，问『云南方姓是从哪里迁来的？』方国瑜答『我是桐城方氏

后裔』。顾颉刚饭桌上没讲，饭后却对方杰说，方国瑜是纳西族，自称桐城方氏后

裔为了面子上好看些。我觉得顾颉刚这么讲未免随便，且不无民族偏见（陈寅恪亦

然）。」8 

从这一则轶事上来看，方先生对自己家族的来源与历史已经有所考究。历史

上的「桐城方氏」方氏聚居于江苏溧阳天目湖桂林、安徽歙县一带，以汉族为主。

名人辈出，后代遍布广泛。这则轶事被收录在余斌先生所写的一本《书摘》当中，

其真实性与来源性并无太多可考证，在此笔者也仅作为一个辅料进行摘录辅证。 

                                                
7 方国瑜，<么些民族考>，页 75。 
8 余斌，<说顾颉刚，兼及龙云、方国瑜>，《书摘》，第 5 期（2008 年），页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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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述方先生对于血统的看法来看，初期方先生对于自己民族身份的看待并

不如表面我们看到的积极肯定，或者说这种身份认同感来源于自己是纳西族与汉族

混血人种所产生的「优秀文化」，而并非是关于纳西民族文化与精神的肯定。不难

看出，文化程度是方先生衡量民族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汉族文化在当时社会当中

占据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并且成为社会衡量一个地区是否文明的重要标志。 

纳西族地区的汉化程度相对较高。早在「木氏」七氏阿甲阿德于明代打仗胜利

之后，便得以赐汉姓「木」，一直沿用至今。较周边藏族、彝族更名时间早。其后

各代木氏土司善于学习汉族文化，再加上丽江所属通商要道，所接触外界时间较

早。后期在「改土归流」实施之后，汉族文化更是兴盛。 

另外，方先生在文中描述纳西族的生活习俗时，写道「而语言中有本语者，大

率为简陋之器物；若稍精细者，则用汉语。这足以证明么些族在未接受汉文化之

先，其生活甚陋。其族逐渐进步者，即缘汉文化逐渐输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在国家民族委员会所撰写的《新中国成

立前少数民族社会状况》当中就已经写道： 

「在政治上，旧中国广大少数民族的生存权和基本政治权利是没有保障的。在

封建专制时代，历代封建王朝都推行了一条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政策，对于广大

的少数民族使用了战争征服、经济掠夺、强迫同化、文化摧残等手段，少数民族的

生存权和政治权利被剥夺。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大肆侵略中国，一步一步

地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各民族人民不仅毫无例

外地遭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而且还受到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

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甚至不承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致使许多少数民族群众不

敢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更谈不上什么政治权利，少数民族处在十分悲惨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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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9当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之前少数民族没有真正的自豪感。落

后的社会制度往往造就了落后的生产方式，「刀耕火种」的粗放耕作方式仍然是少

数民族的主要选择，因此无法对先进一些的器物有着认识与命名。 

另外，在少数民族的名号上，方先生也做出了自己的解读，如下:「今西南民

族，每有讳称其种族之名，盖以为文化已同于汉人，无须存在其初有之名号。正由

一号代表一文化集团，既无独立之文化，则特有之名号亦无存在之必要」,「今之

纳西（音译）族受汉文化陶铸已深，则不惟不用么些之名，则纳西（音译）之名可

废。」10 

方先生认为一个「民族」的名号存在与否是根据其独立文化存在与否决定的。

可见在当时方先生判断一个民族是否存在的标准也仅仅是从表面范围的文化的角度

考量，并未考虑少数民族人民的宗教、意愿等等原因。更深层次来说，方先生当时

对于少数民族的称谓看重方面，并未有太多着重考虑，仅仅是将其作为一个名号进

行提及。背后的历史渊源等都未涉及考量范围。 

从以上来看，方先生将民族的进步程度都归结到汉文化的进入上面，对于汉文

化的推崇与肯定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方先生纵然已经开始西

南地区的研究，但是对于民族身份并没有如此肯定，或者说这份自信是借助汉文化

来完成转化的。纵然有对于本民族的研究与调查，但是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与传统，

并未持有太多的肯定意见。 

但是这不得不联系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家庭环境来看待。在新中国解放之前，少

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并没有享受到与现在同等的地位与权利。边疆地区自然

环境没有平原优渥，「蛮夷之地」的思想深入人心。「历史因素考察，少数民族深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状况>，少数民族人权专题

http://www.seac.gov.cn/art/2004/8/4/art_2964_68490.html ，2004 年 8 月 4 日。 
10 方国瑜，<么些民族考>，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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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阶级的和民族的双重压迫。历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和挑拨，不仅是少数民族

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因素，也是汉族同少数民族以及各民族之间相互猜疑、存在隔

阂的根源。 」11 

同样的，这其中包括了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等的歧视。再加上纳西族是汉文

化交流相对较早的一个民族，在汉人思想文化的影响下，本民族地区的人民对于民

族的文化习俗也常常持有与汉人同样的观点。。 

方先生从小家境不错，就读于私塾，每日「晚上回到家里，伯父和叔父教他读

《四书》，使他不仅能够背诵，而且能够讲解。他节假日和寒暑假也不休息，在家

读《幼学琼林》、《左传句解》、《古文释义》、《史记精华》等书」。从小接受

的都是汉学方面的教育。再加上祖父辈都经商，走南闯北希望孩子得到正统教育。

从方先生的伯父方堃力求将侄子送去远离边疆地方接受教育，就可以看出当时父辈

对于边疆地区文化教育的看法，直到最终方先生选择了远离云南的政治文化中心—

北京去学习，才获得了他伯父的同意。 

以上可见，当时地方文化的思想意识形态对于普通民众的教育选择等都有很强

的影响，对于其后个人的民族身份认同也有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因为方先生

有了前期的经历，才能够在中心发现地方与边疆，才能够后期对于地区少数民族研

究做出巨大的贡献。 

（三）．方国瑜先生与爱国运动 

方国瑜先生从最开始研究国学，继而转为研究地方史志。这其中的家国情感转

换与方先生在民国时期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早在 1918 年方先生还在丽江读书时，

他已经开始对「五四」运动产生兴趣，经常去借阅《新青年》等书籍来阅读。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状况>，少数民族人权专题

http://www.seac.gov.cn/art/2004/8/4/art_2964_68490.html，2004 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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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真正到北京之后，他立马投入到相关的政治集会当中。在进入北师大预科

就读期间，他和同班同学谢伯屿一起被推举为校学生会干事。1925 年，上海日本

内外棉纱厂工厂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中国工人进行罢工。在日本资本家打伤

了中国工人之后，大量爱国运动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反帝宣传。方国瑜先生名列其

中，他跟随大部队到天津、济南等地进行宣传与呐喊。到了 1926 年，方国瑜先生

与北师大学生一起进行了国民大会与游行请愿。在游行过程当中，先生还被警察镇

压打伤了右臂。 

    1925 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方先生参与到新滇社当中，参加其中《云南周

刊》的编辑工作。当时，方先生在周刊上发表了《政治思潮与教育》与《中国革命

之意义》两篇文章，第一篇主要是申诉革命的必要性，而第二篇则主要叙述为什么

要进行革命，他在当时还写道「中国是世界上被压迫之一，中国问题就是全世界中

的一部分问题------，所以我们的眼光应该时时射到全世界。」12从其言论及参与的

运动中可以看出，方先生在当时是一位热血青年，关心祖国的前途与命运。在当时

就能够将中国命运与全世界的命运联系起来，实属不易。在这一阶段当中，可以看

到方国瑜先生对于祖国完整性的情感。 

之后在 1926 年 6 月，方先生因为身体原因，回家乡静养。在疗养的过程当

中，方国瑜先生被邀请到地方自建的学社「柏林学社」当中讲课，他在授课过程当

中主经常将《新青年》等杂志借给当地同学们看，希望同学们能够在其中汲取到新

思想。除此之外，丽江地处边远，纳西语有浓重的腔调，这导致相当一部分人在讲

汉语时对方无法听懂其内容。方先生希望能够多推广国语，使得更多的人了解认识

汉文化。他在 1927 年担任国语促进会的主任，做了许多有关于此的推广工作。 

                                                
12 方国瑜，《政治思潮与教育》，《云南周刊》（北京），三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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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疗养的期间，方先生主要阅读的书目为一些先秦典籍，如《清经解》等。与

此同时，他也阅读了一些地方志书，如《云南备征志》等书，在方先生的《读书

录》当中，就有笔记；「地方志书，所以布国学之不足；国史载其大者（以关系

言），志书载其小者；量不同，质则一也。故志书应待作国史志一小支脉。」13他

在当时就认为，地方史志应该在中国史志当中有一小块地方。 

从以上方先生的经历可以看出，因为亲身经历过民国时期一连串的学生运动，

并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方国瑜先生有着很强的国家情感。再加上方先

生在家休养的过程当中阅读地方史志，这种国家情感很自然就联系到地方情感上面

来。国与家的情感开始有了一定的转化与联系。 

1927 年，方国瑜先生还没有深入研读相关书籍和论题研究，因此这种情感的

联系与转化也仅仅是将其停留在先生的思考和读书笔记当中。并未有更多的展现。

随着方先生对研究的不断深入，地方史志文献阅读量的扩大。方先生对于家国情感

的感情更加浓烈。而需要提及的是，这种情感的基础是在当时就已经打下的。只是

由于当时方先生以研究国学为主，并未太多涉猎到地方民族史地之学，因此情感还

未得到升华。 

有学者研究纳西族的国家认同历程，认为纳西族的中国认同「经历了自发到自

觉，从政治行为上积极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活动。从主动认同中国，到

思想意识上的中国认同，从社会上层的认同到民众的普遍认同的主要发展阶段。纳

西族形成了『以国为重』的政治认同，产生了强烈的国家意识和国家归属感，将祖

国（中央政权）视为自己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所」14，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方先生在

                                                
13 方国瑜，《读书录》丁卯第一册， 1927 年 3 月  

14 潘先林，《家国情怀 书生本色:方国瑜先生的边疆学研究》，收入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

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 年），页 312—319 



 20 

早期亲身经历了各项运动之后，在个人行为上对于国家认同是毋庸置疑的。其后在

研究进程当中，不断加深自己对于国家的认同。在这种思想关系情感的转化过程当

中，对于地方与国家的关系有了自己更深一层的解读。 

方先生在北京读预科时才第一次离开偏远地区云南，来到北京。对于地方与国

家之间的整体差异性，他应该有着很深的感触。从一直以来边远、较为闭塞的边疆

地区一下跳到全国政治中心、信息汇聚集中的北京。在这种对比当中，先生应该较

于周围其他同学对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有更深刻的感悟与理

解。笔者认为这是先生积极投身于一系列民主运动的因素之一。 

传统「家国一体」的情感对于方先生来说太笼统与模糊。因此在一进入北京之

后，先生无论是在参与民主运动中还是研究过程当中，家国情感的体现和转化渐渐

变得具体与明晰。再加上方先生直接从丽江进入到全国的中心，并未先在省级中心

学习。强烈的对比性使得方先生心理的家国情感冲击较为巨大，以至于后来先生才

能够在中心地区发现边疆，在汉族当中找到少数民族进行研究。 

 

 (四) ．方国瑜先生与《么些文字汇》 

方老在 1935 年写成《么些文字汇》一书，后来由于顾颉刚先生希望能够将本

书交由美国人罗伦士翻译，再进行中西合璧由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方先生本

着纳西文化传播的原则欣然同意。没想到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罗伦士携带书

籍与照片回国，方老几次写信寻找，也杳无音讯。后来经由吴晗先生建议，方老将

书籍寄到文字改革委员会希望能今早出版。没曾想「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书籍的

出版工作再次遭到阻断。1972 年。方先生到北京治疗眼疾，在此期间仍然一心想

着《么写文字汇》的书稿。几经周折托熟人在北京将稿子寻回。终于在 1972 年 9

月与郭沫若先生沟通后，由和志武先生校订。在 1980 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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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经历了 40 年的风雨才得以面见世人。方老先生在这 40 年期间一直为

本书的出版工作做着努力。纳西东巴文字不仅仅只限于文字的范畴，很多纳西人民

的生产生活、文化习俗深深蕴含在其中。方先生不仅仅是作为一名学者，也是作为

一名纳西族，更是希望他人能够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肯定自己民族的文化精髓。

因此在 1980 年，方先生在去世前 4 个月仍写信给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希望

通过「中美文化交流」的方式将纳西文字推广给更多人看到，使更多人认识纳西文

化。张光直教授在 1982 年给予了回信，可惜正当方先生预备进行更多文化宣传工

作时不幸去世。 

在当时的丽江社会当中，大多数当地居民都认为东巴教是巫教活动，对于东巴

教，方先生曾在《纳西象形文字谱》前言当中有叙述：「滇西北丽江一带纳西族地

区，流行着东巴教，这是一种巫教从事祈神禳鬼的迷信活动。」15而后对于宗教内

容不再有赘述。可见，当时地区的人民收到汉文化影响，对于民族宗教文化并不苟

同，认为这是封建迷信活动。 

在语言文字上，丽江也在较早时期就放弃了东巴文字的使用，在运用文字时多

是以汉文为主。在书中，方先生对其有著述；「一般社会生活所用到的也都是汉

字,只有东巴教徒用这种文字写经书，而被认为鄙俗，受到歧视」16，由此看来，当

时纳西社会当中对于东巴教以及东巴文字的态度都是消极的。在 1932 年，在刘半

农先生的提点下，方先生开始进行东巴文字的收录工作。在这个转折点时，方先生

也自己记录道：「刘先生刺取其书中若干事，与我反复讨论，能知大概而未确切，

当日窘境，至今犹在我心目中。」17有着一名少数民族的身份，但是对自己的文化

                                                
15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页 1。 
16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页 1。 
17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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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十分了解。当刘先生进行询问时，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窘迫心境激发了方先生

要认真研究纳西文化的决心。 

方先生在前往北京求学之后，因为优秀资源的集中，他认识到了很多教授。学

术眼界的开阔让他不再限于以前单一的民族社会文化当中，再加上他当时已经完成

了本科的课程，学习音韵学等课程已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启蒙者刘半农先生的

提醒下，提点了他的民族身份。方先生更是希望能够一改以前对于地方社会文化根

深蒂固的不自信。他听取刘先生的建议，回乡就开展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在刘

先生去世后，也是这份迫切希望民族自信力的提升以及传播民族文化的思想使他坚

持不懈的做当地民族文化研究，以及坚持将《么些文字谱》出版。 

在 1932 年，方先生开始对纳西文字进行关注后。先生在进行搜集整理材料一

年的时间里，对于纳西族的历史来源进行了重新的考证与解读。其中在上文所提及

的民族称谓「么些」，不同于上述先生所述：民族已被汉化，应当被废除。方先生

给予了新的解读：「至于么些为他称，见于记录无定字，同音异写，且含有污蔑，

应当废除。」18 

另外，在对于唐代么些族的定居区域，方先生也给予了新的补充及说明，原来

先生依据《元史·地理志》、《旧唐书·本纪》、《新唐书》以及《南夷志》等史学

文献，对于丽江境内的各个地名给予了回顾与分析解释，因此有著「以上文所释之

地名，知唐代么些族所居，即在金沙、雅砻江流域。」而在后书《么些民族考》当

中，方先生主要依据地方文史资料《嘉庆四川通志》、《三国志》、《华阳图志》

等对其进一步详述：「大抵，今雅砻江下游盐源、盐边两县，唐代为么些族居住之

地。」19在文中，方先生也自己道：「瑜前写么些民族考一文，刊于一九四四年出

                                                
18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页 3。 
19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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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四期，大体编辑资料，而错误甚多。兹略说渊源迁徙和居住

区域，可以了解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分布的情况。」20 

另外，在序言当中，方先生提到「纳西(音译)口语，纳（音译）的普通意思还

有『黑』之意，但纳西（音译）不是『黑人』之意，『黑人』应该为『西纳』（音

译），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后」21。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上，有很大一部分的舆

论解释「纳西族」的名称时，将其强行对应于「黑」的意思。并称「纳西族」是

「黑人」的民族。这种舆论对社会看待纳西族的立场有着一定的偏见。方先生在

《么些文字谱》一书的绪论注释中对其进行说明。这样的解读，一方面力证了纳西

族在称谓方面受到的歧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方先生对于民族称谓的重视，对于

本民族名称上受到的污化立即修正，对自己民族的维护与拥护。 

从以上可以看出，方先生在前期写《么些民族考》时，并未对民族的相关历史

文化记录有更多的考量。而在后期不断地实地走访以及查阅文献的过程当中，先生

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了更加清晰地认识。 

「他已经涉猎了一些有关云南史地的书，读了这些书后，方国瑜感到前人在这

一块领域做出的成绩很少，而且不实实事求是之处甚多，尤其是古代部分，对少数

民族的历史一昧歪曲与污蔑，这使他感到气愤和不平」22「方国瑜认为，对占全省

总人口相当比例的少数民族历史缺乏研究，这不是真正的云南史，应该有人来专门

做这个工作。」23由以上可见，当时方先生就已经意识到民族地方史志研究的重要

性，但是并未认识到自己需要扛起这个责任来。而在后期，先生完全投入到史志研

究当中之后，才慢慢对此民族群体有了相较于之前深层次的认同，而这种心理认同

使得先生在考究与书写过程当中，有了较于其他学者更为深层次的成果。 

                                                
20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页 36-37。 
21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页 4。 

22 方福祺，《方国瑜传》，页 66。 
23 方福祺，《方国瑜传》，页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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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先生此作是在南京得到赵元任、李方桂两位先生的帮助。还协助他一起

制定了纳西语的音标。而后，先生带着初稿到苏州请教李根源先生。李根源先生和

周钟岳先生都是同门，而方先生在 1933 年回到昆明时就与周钟岳先生有交流，并

通过周钟岳先生了解到李根源先生。方老回到南京后，就在书信中透露出自己想跟

李先生学习石刻碑板的知识。李先生看过方国瑜先生的文章觉得不错。在方先生携

带书稿跟李先生探讨过之后，李先生亲自带他拜访了章太炎先生。先生不仅立即为

书稿作序，还与方先生探讨了西南民族问题， 

他说道：「今日所谓汉蛮，实为同种也：汉族自西方来，蛮族亦自西方来，其

本族即羌，后两族分地而居，文化自殊，然语言为单音，名号从其父，是汉蛮所

同，因自一本使然也。」24 

章先生对于「汉蛮」问题的解读来源于《禹贡》，「禹生于石纽，而在今大金

川，故《禹贡》载川滇水系。若谓禹治水于此，则川滇多山，江水夹谷蜿蜒，何必

治之?既不治，而载在《禹贡》者，正以其地为禹之故乡也。《禹贡》所载，即当

日中国本部之地，北不及东三省，南不及两广，而是时非中国领土也；云南载《禹

贡》，则云南当时为中国领土可知也。汉蛮本是兄弟，自分居后，汉得汉利，进化

较速，于是汉轻蛮为异种……」25。 

以上可以看出，当时章先生凭借《禹贡》当中的记载来断定汉蛮的来源，一方

面，章先生的论断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过于武断，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在当时

社会当中对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来源研究并不多，章先生才会武断下此论断。且不

论这个观点的对错，章先生对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同源性」的观点使得方国瑜先生

对后期民族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性。对于后面的学术研究也有一定的帮助。 

                                                
24 方福祺，《方国瑜传》(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页 49。 
25 方福祺，《方国瑜传》，页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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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国瑜先生研究其他少数民族 

    1.彝族、傣族、白族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考虑到以前旧中国存在的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再加

上很多少数民族的成分不确定甚至混乱。因此在新中国建立时，为了对我国的民族

成分以及族群有清晰明确地认识，在 1950 年代开始，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

织科研队伍对全国 400 多个民族名称进行识别。直到 1983 年，结合之前公认的民

族，总共识别出 55 个少数民族。这项工作所识别出的民族种类一直延续到今天。

1950 年代，方先生被委任为民族识别研究组副主任。在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

中，方先生主要负责「乐墨」「怒」「逑」「西番」民族的识别。他编写了元明清

时期的云南土司简录，作为参考资料。 

对于此，方先生曾经在自述当中写道「新中国成立后，宣告国内各民族一律平

等，重视边省建设，为旷古所未有，社会历史调查，亦大改观。」26方先生作为具

体的执行者，积极进行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调查工作。 

「彝族是我国首批确认和识别的民族之一, 其支系繁多, 各支间发展差异较大, 

而且彝族是自称和他称较为复杂的民族, 自称他称并不完全一一对应, 所以对彝族

的识别, 有助于深化对彝族历史的认同以及增加自身整体的认同，同时也有利于国

家政策的落实。」27 

《彝族史稿》是方先生在 1980 年代定稿的，真正出版是在 1984 年。当时方先

生是为了配合 1954 年的民族识别工作而开始进行彝族史的研究，后来在 1959 年亲

                                                
26 方国瑜，<略述治学经历>，收入白庚胜、和自兴主编，《纳西学论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页 3。 

27
 方国瑜，《彝族史稿》（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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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楚雄彝族自治州进行田野考察，参与编写《彝族史》的古代部分。后来由于在

云南大学开设了「彝族史专题」课程，需要编写教材。方先生开始详细地考证彝族

的史料，将其叙写现代史。最后经过重新改写等一系列工作，最终将《彝族史长

编》成文。后来在 1980 年代再将其定稿为《彝族史稿》。 

在本书当中，方先生对于彝族语言进行了一定的考察。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书当

中方先生在考察彝族的渊源时，他考证到彝族的迁移方向是自北向南，为了寻找更

适合于生活要求的环境，从祖国的西北迁到西南，应该是与「羌人」有关。 

方先生从民族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个根源问题，他将古代羌人的语言记录

《白狼诗歌》与几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比对与考究，认为与古代纳西语、普米语以

及西夏语接近，再从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来看这几种语言与白狼诗歌较为接近。

因此这几种语言有同源性，方先生再进一步比较进行比对，彝语与羌语有亲密的亲

属关系。他们都是羌族的一支分支。 

   《后汉书．西羌传》有记载「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28，越乔在大渡河以

南。是古代彝族的主要聚居区，是羌的一支；从习俗文化上来看，在《西羌说》当

中有 1.以父名母姓为种号，2.十二世后相与婚姻 3 父殁与妻后母，兄亡则纳鳌嫂等

等六条，与彝族的生活习俗相比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从文化、语言、名称以及

迁移方向上来看，彝族与羌族有紧密地联系，彝族渊源出自古羌人也可以成立。 

方先生不仅仅将彝族来源于羌人的推断进行了论证，同时，对于彝族与其他民

族的相关性也有所陈述。 彝族语言丰富，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词语出自于纳西

语、傈僳语、哈尼语等；另外，从迁移方向来说，几者的迁移方向都是自北向南。

同根性得以论证。在方先生的研究下，民族的根源性有了一定的解读。 

                                                
28 方国瑜，《彝族史稿》，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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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云南是个多民族聚集区，当然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个重要的

部分。方先生的研究使得更多的学者意识到同原体这个问题，专注于丽江纳西族研

究的杨福泉先生在研究纳西族的黑白问题时，写过关于此类的一篇论文《再论丽江

的『黑』与『白』观念》，他写道：「如果我们对纳西和羌人的宗教文化进行比

较, 就可以看出, 崇白忌黑是纳西文化与古羌文化一脉相承的一种文化现象。」29 

  「另外，喜玛拉雅地区一直至我国『藏彝走廊』广袤地区的『本波』(本补、

比摩、贝马、北布等等)信仰(或曰『本教』信仰), 有可能是这一广袤区域一种从萨

满(shamanism)式的原始宗教信仰发展而来的民间信仰, 在后期的本教渗透到丽江地

区之前就早已经存在于尚未南迁的纳西先民以及『藏彝走廊』中的很多藏缅语族族

群中, 与藏族的本教是同源异流的民间宗教现象。」30学者在方先生的探讨下，注

重于纳西与彝族的关系研究。杨杰宏先生所写的《纳西族『黑』『白』崇拜》也有

关于两民族同源性的研究，在后人们对于两民族「同源性」的一度解释及分析当

中，解释了两民族之间的「黑白」讨论。而这些研究都来源于方先生对于渊源的探

索积淀。后人才能在两族问题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傣族作为云南省人口众多的民族，一直以来都获得极大的关注。方先生在

1936 年回到云南时就开始着手于傣族的研究。在 1943 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先生都

在将已经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与分析，直到 1958 年，《元代云南行省傣

族资料史料编年》得以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当中，方老提出了元代的行省区划里，云南省包括了缅甸掸邦、泰国

北部以及老挝北部，但是在撰写的时候依然采用了「云南行省」的说法。「如果根

                                                
29 杨福泉，<再论丽江的『黑』与『白』观念>，《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 216 期（2009 年 8

月），页 2。 
30
 杨福泉，<再论丽江的『黑』与『白』观念>，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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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今日政治区界把境外的史料删去，那不仅割裂历史，违背史实，而且不可能把历

史发展的情形讲清楚。」31他仍然将历史作为一种发展动态来考量，不单纯以今日

的格局来定夺历史。此外，在书中方先生也提到「历史渊源关系密切，不能孤立的

只讲云南傣族，所以写了『元代以前傣族的住居区域』作为绪论，说明各地傣族的

关系以及与临近各族的关系，从错综复杂的矛盾来看历史发展过程」。 

此外，方先生在 1950 年代对「白族」进行了研究，在《略论白族的形成》一

文中，提出「南诏建国以前住在洱海南部的『白蛮』，由僰道（今四川宜宾）迁来

是很可能的。据《吕氏春秋·恃群览》所载僰人原住在青衣江入岷江（古离水）地

带，属于氐羌系统，后迁到岷江入金沙江处」32。 

方国瑜先生认为，洱海区域在九世纪以前有「昆明族」、「哀牢夷」、「百

蛮」等多种族系存在，而这些族系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彼此之间的斗争也

此起彼伏。部落与部落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与兼并，最后，就产生了较大的部落如

「六诏」等。由于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以及抗唐战争的影响，各部逐渐形成一个统

一的组织，由统一而联合为一体，最后发展为一个人们共同体——白族，这时已由

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因此，方先生认为「白族」是一个多民族融合而形成的共

同体。 

方先生的研究触角涉及多个民族领域。纵观方先生的各民族研究史，他不以孤

立的某一视角来研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区域，整体的研究视角事实上更加开阔了他

的民族研究方向。 

                                                
31 方国瑜著，《元代云南行省傣族资料史料编年》（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页 3。 

32 方国瑜，<略论白族的形成>，云南人民出版社编，《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昆明：云

南民族出版社,1975 年），页 25。 

 



 29 

在地方民族文化的研究当中，如果以狭隘的民族思想来研究民族发展史，那么

很难获得其他民族对于自己民族的身份认同，更不用提自己的民族能够在国家取得

相应的地位，取得国家的认同。只有在研究其他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当中，认识到民

族与民族的同源性或者相似性，肯定民族融合与交流，民族的发展才能长久。而我

们也才能够在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反鉴自己。 

2.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共融 

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地位并非一开始就达到现在这样的局面，在《方国瑜文集》

辑一中写道：「我国自远古以来在辽阔地域逐渐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各地社

会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边地长期处于落后阶段。历代王朝设置政区，适应社会

基础」33「由于统治者之偏见，歧视边地，认为羁縻，实行大民族主义压迫，更使

发展延缓。」34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可避免会造成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并不足以成

为本民族人民「骄傲」的条件。在方先生研究少数民族的论集当中，他都会将该民

族与汉族互相融合的情况作专章说明，说明方先生在这部分有一定的重视。 

云南地区的汉文化传播之后，对该地区的文化历史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在

先生所写的《汉晋至唐宋时期在云南传播的汉文学》中，他曾写道「云南境内自汉

以来传播汉文学，绝不是偶然，这是由于云南历史发展是全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云南各族人民历史发展与汉族人民团结是不可分的」35，方先生在文中引证了大

量的史书来说明科举、儒学等一系列汉化的主张使得地区少数民族人民得到了许多

帮助。 

                                                
33 方国瑜，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页 515 

34 方国瑜，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页 515 

35
 方国瑜，<汉晋至唐宋时期在云南传播的汉文学>，收入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昆明：云南教

育出版社，2004)，页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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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生认为，汉族人口有着较为先进的文化，定居在云南的时候就将自己融合

进少数民族群体当中，把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生活都传播开了,这对于云南各族

在历史中的发展中有着重大的意义。将汉族移民与与云南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作为

研究云南地方史的一个重要问题看待，方国瑜是第一人。「封建王朝之所以能对各

族人民进行统治，并不决定于王朝统治者的雄才大略，而是决定于汉族与各族人民

的联结为一个整体。」36 

在研究彝族的过程中，方先生就写道「凉山地区彝族社会经济发展，首先是社

会内部因素的不断变化······而是与汉族人民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友好互助而发展起

来的。」37彝族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在汉族地区的先进农业生产工具以及新品

种的农作物流传进该地区时，极大的改善了该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以及农业生产发

展，促进了一定的经济发展。另外，在社会经济方面，彝族地区一直以来就是奴隶

制，汉族人口进入后，在周边进行贸易等活动，使得自由经济开始进入该地区。 

在对傣族的研究中，对于其居住地的傣汉叙述，就有「傣族习居湿热之

区······底谷平原多傣族，而他族及汉人则居于半山上」38，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傣

族地区一直以来是封建农奴制，而汉人根据该地的气候「来往傣族地区经商之汉

人，立冬来，立夏去。」39将自由经济贸易慢慢带进当地，促进经济发展。对于两

者相处关系，也有论述：「土人与汉人参错而居，融洽无间，已渐同化于汉人。」

40 

                                                
36 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页 3。 

37
 方国瑜，《彝族史稿》，页 560。 

38 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页 246。 

39
 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页 254。 

40
 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页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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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与纳西族的汉化情况已经在上述提及，在此不再赘述。少数民族虽多在边

疆地区，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有汉族的融合，文化的交融才能够发展至今并且

被承认。方先生在研究各个少数民族的过程当中，不忘提及此点希望少数民族与汉

族和谐共处，在文化的交融中谋求更好的发展。 

 

（六）．方国瑜先生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1.民族认同 

笔者查阅了关于「民族认同」的相关材料，对于此的解释，国内外的学者有

着不一而同的解释与定义。在此，笔者多用国内学者对于此的解释来进行讨论。国

内学者大都从多民族国家内某一具体民族的意义上来讨论民族认同，然又各有侧

重。有学者肯定民族历史文化在民族认同中的基础性作用，认为民族认同是指「构

成民族的成员（个体） 对本民族（整体） 的起源、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的接

纳、认可、赞成和支持，并由此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民族依附感、归属感和忠诚

感。」41在笔者看来，民族认同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自身在不断的发展过程

中，通过外界对于自身进行思考才缓慢形成的。它应该会根据时间以及经历等等改

变，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一样的体现。 

方国瑜先生在刚刚接触地方民族史的研究过程当中，对于自身的民族身份并

未多有在意，这一点在上述已有所提及。确切来说，他的民族身份是借助于汉族文

化的影响才成立的。到了中后期才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上述所说历史文化固然重

要，但是需要时间让地区人民了解与接触才能逐渐产生对于本民族的民族认同。 

                                                
41 陈茂荣，<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学术界》，(2011 年 4 月)，页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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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在看待民族认同问题上面，有记录道： 「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

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将不会有认同产生，故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活

方式的人们共同体』，也就『必须』和『非我族』的外人接触」42。方先生从小就

在丽江长大，一口浓重的纳西腔调一直到后来都没有得到改变。在当时的环境当中

对自己的身份并没有过多的考虑。而当他到北京求学之后，老师开始注意到他少数

民族的身份，遂开始有了后来的学术研究。民族身份的提点使方先生注意到本身与

其他学生的不同点，而这种身份是方先生通过与外界的互通才产生的。 

当时社会环境还较为封闭，少数民族地位不高，在当时这样的环境当中，方先

生开始时对于自己民族身份的认识不高也是情有可原。可以说，在北京遇到的教授

让他看到自己有民族身份的优势所在。后来他转为进行西南民族研究，对于自己取

材、民族身份的追根溯源都有着比普通研究更深层次的意义。 

而对于身份的认识是一个流动的过程。方先生在后期进行研究的过程当中逐渐

发觉到民族文化、历史、宗教、文字的灿烂，对于民族身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另

外，他研究范围广泛，在研究其他民族的过程中认识到只有族群与外界进行交互才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因此在研究过程当中不断强调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的

融合，共同发展。 

在木芹先生回忆方先生的文章中有记叙：「先生知道我们是丽江来的学生后，

非常高兴，得知我和李近春读历史系更为兴奋。先生与我们讲纳西语，说丽江事。

先生听说我们高中班 17 人就有 7 人考上大学，认为这是件大好事。先生谈及他 20

                                                
42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页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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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负笈北京读书之事，勉励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书。他让我们多去图书馆，特别要去

藏书丰富的省图书馆，还说要给馆长打招呼，为我们提供方便。」43 

方老在云南大学任教后，对于地方民族身份更加有体悟。所以他对于丽江地区

的学生更加有亲切感，希望他们能够像自己一样致力于地方史学的研究。对于民族

文化有更清晰地认识。 

另外，民族身份认同与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

前，各民族被极度边缘化。「苗、夷、蛮、番」等称呼下，少数民族自信力也强烈

缺失，他们似乎成为了落后野蛮的代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更正了少数民族

的别称以及将 55 个民族确立下来。采取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这无疑在政治上给

予了少数民族的肯定与认同。以方国瑜先生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在继学术研究的过程

当中有了更明确的研究方向，对于少数民族的身份更加有自信。 

    2.国家认同 

方国瑜先生在 1918 年进入「丽江六属联合中学」读书，次年受到爱国运动

「五四」的新思潮影响，心里对于同时代一起进步的要求更高了。此后方先生在北

京积极进行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当中。在 1924 年 11 月中山先生发表《北上宣

言》，后月方先生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在北京站台迎接孙先生。之后，方先生经历了

一系列的反帝斗争并且加入「新滇社」，每月定期对时局的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

方先生还在报上发表多篇文章力图通过革命来救中国。 

之后，在 1935 年，先生参加了「会勘滇缅南段界务」的勘界委员会工作。当

时在报纸上出现相关消息时，方先生就开始担心「昌蒲桶」（今独龙江），该地交通

不便，若被英国人所占，以汽车的时速，这块地区会被英国侵略者占领。为着这块

区域，当时方先生一连写了《滇缅边界的昌蒲桶》、《葫芦王地之今昔》两篇论述当

                                                
43 《回忆方国瑜先生上》，《云南日报》（昆明），2012 年 2 月 24 日，第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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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历史地理情况。以上不难看出，方先生在维护国家统一时表现出的强烈民族责任

感。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方先生在边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对于实地有了了解。 

在 1961 年方先生担任《中国历代与地图》西南部分的绘制工作。在绘制过程

中，方先生认为云南省文山州全部和半部红河州应该划入南宁州都督府，但是主持

方认为应划入安南都护府。最后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方先生也一直遗憾于此。从

以上方国瑜先生的经历来看，方先生对于维护祖国统一有着很强的责任感与使命

感。而这种国家荣誉感来源于心底里对国家的认同，对于国家故土的完整性、历史

文化的认同。 

     另外，在 1951 年方国瑜先生被选为云南省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的一员到北京

参加国庆二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国庆前，毛主席招待给位少数民族代表进行用餐。

方国瑜先生在途中向毛主席敬献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献给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毛主席，我们永远跟您走。」后面还用纳西象形文字标注。落款为：么些族代表方

国瑜。方先生自己在回忆当中说：「这是我应用纳西族象形文字最隆重，印象最深

刻的一次。」44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方先生对于国家的认同，是基于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当中

呈现的。作为地方民族代表，表征与国家一起的决心，地方民族跟着国家的步调前

进。方先生作为代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其中的关系。而从身份的体现上来说，锦旗

上东巴象形文字的运用是方先生民族身份的展现，隆重的敬献是先生对于国家的认

同，同时，笔者认为这里还有一层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在其中。 

云南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区，民族众多，在此之中各族人民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

也不尽相同。若在发展过程当中，各民族将自己的民族身份独立于国家之上，不仅

会分裂国家的国土，也会损坏国家的统一性。方国瑜先生在学术研究的过程当中早

                                                
44
 方福祺，《方国瑜传》，页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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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在进行边疆地区调查时，就对当地人民传播国家统一的思想

理念。在考察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时，方老也同样注重于该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同

感。 

方国瑜先生在 1943 年考察边区时所写的《滇西边区考察记》中关于傣族的文

章《土族 土职》中有「且同为华族，何须分别，惟其习尚，稍有异同，凡此异

同，并无是非美恶于其问，不容视为鄙野。」45，「傣族虽文化低，但国家观念甚

强，能爱护国家」46。可见，方先生在当时已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讨论得较为透

彻，力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基于以上的思想，方先生在研究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当中时，并不是单纯的将

本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梳理，都是将其放置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当中进行考

虑。 

先生所写的文章《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一文当中的思想影响深远。先生

的学生—木芹继续以先生的这个思想观点开展研究与深入探讨。方国瑜先生在文中

否定了将王朝的疆域等同于中国的疆域，将历史上没有受到当时汉王朝统治，或者

与汉王朝并存的独立政权或者国家看做外国的说法，称这些政权或者国家不应该视

为外族。在文中他写道：「总之，中国历史，既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各族人民的历

史，就应该包括他们的全体历史，不能『变更伸缩』。中国历史是有整体性的。」47

「中国史应当讲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历史。」48 

在国家与地方的整体性关系上，方先生做出了解读，「政权的分立，并没有割

裂了中国的整体，而且更加强烈地要求整体的发展，终于实现了统一。这一历史的

                                                
45
 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页 244。 

46 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页 254。 

47
 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页 5。 

48
 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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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要求，存在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当然，在此之中，方先生承认这

中间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他认为这种性质长存在于族别之间，但是因为一致性结

合在一起，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 

方先生在写作本篇论文时，详尽地论述了国家与地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

系。他曾在《新纂云南通志族．姓考》中也写道；「中国所谓华夷之分，纯以其文

化之发达与否为断，余不与焉。中华民族为整个民族，无论汉、满、蒙、回、藏、

苗以及其他各族，皆华族中分支之氏系，亦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之义，此与狭义之民

族观念固然不同。」49我们不难看出，方先生对于国家的认同感是显而易见的。而方

先生自己本身就是少数民族身份，他明白其身份的特殊性与存在必要性。因此对于

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完整的诠释，以国家的统一与完整为中心。 

杨杰宏在《论方国瑜的纳西文化研究及影响》一文当中写道：「方国瑜的纳西

历史文化研究并非是纯碎的单一民族研究，他是把纳西族研究与云南民族史、西南

民族史，与整体的中华民族史结合在一起，纳西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

员，它的发展离不开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这个大背景。」50 

时刻将民族放置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大范围中进行讨论，对于本民族的发展以

及国家统一完整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只有在认同自我的民族

身份之后，才能够对所处国家有荣誉感与使命感。相应地，国家认同才能够产生。

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 

   

(七)．「纳西学」研究的后人们 

                                                
49 龙云。卢汉修、周钟岳《新纂云南通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49）卷 169，页 1。 

50
 杨杰宏，《论方国瑜的纳西文化研究及影响》，收入林超民编《薪火相传继长增高--方国瑜冥

诞》（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 年），页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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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代纳西族学者们的学术思想 

     所谓「纳西学」指的是：「指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既包括对纳西族

的本体姓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

历史、生活方式等都无不纳入其视野中；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

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都囊括于其内。」51笔者之所以将这部分后人们的思想

进行一定程度的解读。原因在于在方先生作为先驱对于纳西族的历史地理等相关内

容进行解读之后，后面促进了相当一部分的纳西族学者对于本民族文化进行研究。

甚至于对于其他民族学者研究纳西族文化历史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方国瑜先生之后，李霖灿、和志武、郭大烈等一批大家开始投入到「纳西

学」的研究当中，后期更是有和钟华、杨福泉、和少英、和品正、木丽春、杨杰宏

等一批学者，他们的研究在云南地区乃至全国方面都有影响力。于 1986 年成立

「云南省民族学会纳西学研究委员会」，其委员会在对于纳西学的研究方面有着一

定程度的贡献与影响力。 

在笔者的调查当中，与方国瑜先生同时期的纳西族学者还有有周霖、李霖灿

等。因为治学经历相似，这里主要以周霖先生为代表叙述。周霖先生是著名的国画

家，在画坛上有着一定的声望。与方国瑜先生有相似的求学体验，于 1920 年毕业

于云属联合中学，其后随滇军出省，有机会前往上海、武汉、苏州、北京等地，由

于自身对于美术的喜爱，曾经考入上海名画家曾刘海粟办的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

直到后期 1930 年之后，周霖先生回到丽江，在中学当中任教。 

自回到丽江之后，他将研究的方向着眼到当地的文化上面。对于当地的东巴经

等著作进行研读，召集一些相关的文化人士定期举行「雪社」的集会，对于地方文

化进行讨论。直到 1950 年代时期，他开始将原来国画的内容转化到自己的家乡上

                                                
51 方国瑜，《致力于纳西学的崛起》，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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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来，当时比较出名的画作有《金沙水拍云崖暖》和《玉龙金沙》两幅作品，被送

到人民大会堂进行展览。 

此后，周霖先生一直对于丽江的各方面文化给予关注，凭借自己在画坛的崇高

声望，他曾担任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副县长、云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

员。在工作期间，积极保护丽江白沙壁画、将东巴经翻译为汉文，对于丽江的历史

古籍保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周霖先生与方国瑜先生都是在早期具有外出经历的

人，他们系统地接受过其他地方的学者专门的指导。在受到其他学者的指导与看法

之后，回到云南之后再投入到地方民俗文化的研究当中。 

不可否认，纳西族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出现的一批老学者们，因为自身受到外

界良好的教育与老师的指点，在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回到家乡之后，将自己所

学致力于研究地区文化。 

在 1949 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当时的人们对于自己地区的各方面情况不是

很熟悉，更不必说文化与习俗方面。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当时民族称谓也

才逐渐被确立下来，地方人民存在对于新生活的茫然与无措当中。老一辈如方国

瑜、周霖等学者们，在当时的环境下，更是加强对于地方文化史志研究工作进度。

他们当时希望能够在研究地方史志之学的基础上，保障国家的统一，使得其基础稳

定。 

     在此之后，对于「纳西学」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从研究的方向与成果来

看，老一辈如方国瑜先生等所研究的内容多是以史志大方向为主，以云南边界、民

族迁徙来源等等为主要研究方向。而致力于研究「纳西学」的后人们，则在前辈的

基础上对纳西文化有了更精细地拓广。如杨福泉老师积极于地方民俗文化的研究，

郭大烈老师进行纳西族政治制度、文化、历史的研究， 和品正老师致力于纳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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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象形文字的研究等。这些后人对于纳西族的研究依靠方先生他们老一辈对于民族

早期研究的成果，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对于地方文化做出更细致地解读。 

    2.「纳西学」后人们民族身份及意识的强化 

民族情感的开始到升华都需要整个族群的努力与加强。对于「纳西族」的称

谓，方先生一直以来都翻越大量的历史材料进行力证。笔者注意到，在方先生最开

始写的《么些民族考》论文当中，对于「纳西」称谓的解释如下：「又纳（音译）

者黑也，纳西（音译）犹言黑人或黑族。」52，而到了后期，方先生对此称谓的解

释发生了变化，如上述，所写，「纳」应该取「大」的意思，应该是「大的民族」

之义。对于名称解释的变化，对于地方人民对于自己民族的认同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笔者采访过程当中，无一例外接受采访的学者都坚持后面这个解释，认为前面这

个解释对于本民族有污名化，影响其他民族看待本民族的立场。 

事实上，在当时「么些」、「磨些」等称谓一般属于他称，《元史·地理志》

当中写道：「至段氏时，么些蛮大裔后居于此甸」53，樊绰云南志卷四写道：「磨

蛮（新唐书南诏传作么蛮些蛮）」54。 

而所谓「纳西」（音译）、「纳日」（音译）等分布在不同地区的纳西族人民

对于自己民族的称呼各不相同。据方先生考证，当时纳西（音译）的文化水平相对

较高，而这一支一般居住地为丽江坝子中。在后期方先生就选取了「纳西（音

译）」作为统称。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民族识别」工作开展之后，「纳西族」得以正名。而

方先生作为西南地区识别工作的主要人员，力将「纳西」作为取代「么些」的名

                                                
52 方国瑜著，《么些民族考》，页 10。 

53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页 20。 

54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页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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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当时方先生在翻译名号的过程当中尽管他认为「西（音译）」翻译为「人」，

但是在中文的名称上，直接根据音译为「纳西」。在之后一直到现在的时间里，不

同地区的纳西族人民对于此名号的叫法仍然有争论。 

在此之后，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也同时出台。方

先生在此之后对「纳西族」的地方史志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华夏边缘》一

书当中，作者对于文献所保存的历史记忆部分有写道「在一个社会中，通常只有一

部分人有权力记录与诠释历史。这种历史忽略了许多个人的，社会边缘人群的历史

记忆。」55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对于地方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研究者很少，相关

成果也不多。 

方先生作为当时研究西南地区较为有名的历史学家，其所著文献以及相关成果

定然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当方先生将民族史志搬入众人的视野当中，再加上自

己本身对于民族的情感倾注于其中。唤起了地区人民对于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再

加上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个人对于族群的认同也就更加突出。 

正如《华夏边缘》一书中所写道的「在社会生活中，社会记忆与集体回忆不断

相互滋长，彼此影响，也因此强化了个人或群体的认同。」56正因为方先生对于本

民族地区名称的更正，恢复了本地乡民的历史记忆与认同。不再因为自己边缘少数

民族的身份而受到不认可。强化了地方人民的个人民族情感。 

         3.如今少数民族学者身份的意义 

在丽江的各大文化纪录片或者相关题材内容拍摄中，方国瑜先生一直以来都会

以纳西族人民的骄傲居于榜首。他的故居被完整地保留在古城里供游人们参观。此

外，以先生的名字所命名的小学「方国瑜小学」每年报考人数众多。「方国瑜奖学

                                                
55 王明珂，《华夏边缘》（台北：允晨文化，1997），页 123。 
56 王明珂，《华夏边缘》，页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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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直以来也都是云南大学资助贫困学生的奖项设置。方先生以丰硕的学术果

实，为地方民族的后人们做出了良好的榜样。因此当地极大的发挥与弘扬先驱的先

锋作用，希望带动地方民族人民效仿。 

后期对于纳西学研究的人物如郭大烈老师，在丽江当地开办「东巴文化传习

院」，主要教授当地人民东巴文化与纳西话。在自身辛勤耕耘的同时，也对地方民

族文化传承作出贡献。地方少数民族学者在进行当地民族研究时，民族荣誉感会加

深，对于民族文化复兴的期望也会高。因此他们往往会背负责任为保护民族传统文

化做出贡献。正是因为他们拥有少数民族的身份，才会对家乡、民族有着自己独特

的认同情感。而这一点，是其他民族学者较难做到的。 

在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当中，除了许多汉族学者积极进行田野调研之

外，很多少数民族学者也积极投身于其中。如今经济、教育各方面条件趋于完备，

少数民族学者都接受过完备的系统的现代化汉学教育，又因为自身成长环境的原

因，得以受到母语的滋养。这种特殊的学术经历使得他们在研究地方民族当中，不

仅仅愿意接受现代学术的方法来研究当地文化，更善于运用多重眼界和视角来看待

民族中的现象。在这样研究的过程当中，更加增强了当地学者对于自己民族身份的

认同感与荣誉感。在文化研究当中，更容易对地方文化与整个大文化做出比较，产

生反思。 

作为地方文化诠释的先驱者，他们更能够与汉族学者一起理性思考自己母文

化当中的多元性与不足。在两种文化当中来往，不仅加深了自己身份的认识，还能

够深化对国家的思想感情。 

另外，少数民族学者在进行自己民族的调查研究时，有着天然的优势，例如对

于周边环境熟悉，或者身份的相似性。因此学者在研究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会对研

究对象以及相关内容予以最贴近人民生活的解读。地方少数民族学者在本地区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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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度与影响力相较于汉族学者来说较强，因此其学术成果以及在研究过程中的情感

态度对于本地区民族人民有极大的感染力。 

如今，各少数民族聚集区都与汉族文化有着大量的交融和来往，大量的汉族学

者也对各地区民族文化产生兴趣。而汉族学者因为对于田野环境有一定的距离感，

因此常常能够对民族关系做出客观、深刻地解读。因此在当今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

下，两方学者更应该互相交流。为地方民族学术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结论 

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讨论的焦点。本篇论

文主要以丽江纳西族地区为例，追寻早期纳西族学者方国瑜先生的人生及治学经

历。研讨当时少数民族学者对于自己民族身份的看待以及国家情感的态度。 

丽江地区现居人口 128.5 万人，其中纳西族人口占据 58%,从丽江成为一个世界

知名的旅游城市之后，本地与外界的接触越来越广泛。受到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笔者亲身经历的二十多年当中，本土生长的纳西族人民对于自己的民族身份仍然

有着别样的感情。不认识的朋友见面也总是会用纳西语问：「你是不是纳西

族？」，如果是，交流沟通也会以纳西语为主，双方情感也更容易拉近。在笔者看

来，纳西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不像广东、福建等地以宗祠家族关系为主，而真正是以

民族身份为关系的族群联系。 

在阅读王明柯先生的《华夏边缘》时，关于族群有这样的叙述「『族群』并不

是单独存在的，它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中」57「我们都可以说，没有『异

族意识』就没有『本族意识』，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没有『族群边缘』

就没有『族群核心』」58。纳西族人口势力小，地方面积不大，为了能够在众多民

                                                
57 王明珂，《华夏边缘》，页 423。 
58 王明珂，《华夏边缘》，页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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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中求得生存，纳西族最早就开始接触汉文化，接受中央的领导。因为在早期就开

始与其他民族进行互融与交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自己民族的关系了解与认识

得比较透彻。在对待「异族」时候，自己本民族的「本族意识」在潜意识就已经开

始产生。 

方先生从丽江到北京外地求学，在长期与本民族人民相处之后。一但进入到一

个全新的环境，其他地区的人民对他边疆身份的看待，对他少数民族民族身份的看

法。都全然影响着他对自我的认知与看法，这其中有对自己少数民族身份的认同。 

因此在前期，纵然这种「本族意识」在方先生的头脑中存在，但先生还没有得

到老师的点拨和开始自己的学术经历。因此很多的情感态度转换未得以展现，甚至

于先生仅仅在文化层面上对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做理解，并未完全认同自己的民族

身份。而到了后期，先生在中心地区发现自己的研究方向边疆，对于自己民族身份

的认同也开始一步一步加强与提升。直到最后，方先生获得少数民族代表受到毛主

席接见的时候，他在锦旗上专门落款「么些族代表方国瑜」，笔者认为，这是对于

自己民族身份完全认同的表现。 

本篇论文在写作过程当中，因为方先生著作以及平日读书笔记等资料难以找

到。另外，其他学者对于方先生的情况记录也较为稀少，因此在论证过程中笔者未

能够将相关的材料一一详实补充完整，只能在以后有机会的时候见到的时候，再对

其多加注意。 

方先生从开始到结束的学术经历当中隐晦包含的自我民族身份认同。方先生后

期致力于边疆历史，成为了「滇学」的开创者，这种转化背后不仅仅是自我的认

同，背后更是对于自己家乡，自己民族的认可。由于方先生对于地方民族史做出的

贡献，在国家解决云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事务时，首先将其重用。这时先生的身

份再次转换为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扮演者。可以说在当时社会当中，方先生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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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研究者的身份，对于西南地区的影响是较为深远的。 

文章最后一部分，对于因为方先生影响而进行「纳西学」研究的后人群体们进

行了一定的解读，对于像方国瑜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身份的优秀学者们，是如何在研

究地方史中取得中心与边疆的文化关系的认识与民族身份的认同。他们在方先生等

一批先驱者的道路中找到更精细的民族文化研究方向。在众多纳西族学者的影响

下，纳西族本族人民对于自己的身份也同样持有肯定的态度。 

应该说，身处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如何取得国家认同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

题。本篇论文选取了具有民族身份的先锋学者——方国瑜，解读他如何运用自己知

识理论平衡中心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他的在学术成果上展现的家国感

情对地方人民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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